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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鑫（28 岁）

作为心理医生，荀安今天却差点被一个病人勾起

了隐疾。

患者叫李遇，是一个潜水员，此刻她正坐在荀安面

前：“我有一次做梦，一个人在湖中训练，水色平静，

泛着深绿。一个深潜过后，我突然发现背后有一群黑

色的鲸鱼在水下静静地窥视我。它们的眼珠像一盏盏

圆滚滚的灯，我往左它也往左，我上浮它也上浮，我

不动它也不动，像个刺客如影随形⋯⋯我醒来已经感

觉喘不上气，心口猛颤，头皮发麻。”

李遇像溺水一般，额头布满汗珠。她深深吐出一

口气，说：“那次过后，我连深色大海的图片都不敢

细看，我患上了我们这行的‘职业癌症’——深海恐

惧症，没法再继续工作。说来好笑，我做过最吓人的

梦，竟然是几条鱼。”

荀安递给李遇一个安神枕，示意她先躺一躺。大海

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试炼场，而迄今人类对海洋的了

解不过百分之十，屡次征而不得所产生的畏惧与神

秘，或许早已进化成一种基因烙印，刻入人类的共有

感官中。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深海像一个恐怖的

深渊；对于会游泳的人来说，深海何尝不是一个幻变

的梦魇？深海恐惧症会让人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密闭的

空间中难以逃脱，从而心怯、惊恐，由此对现实世界

感到深深的绝望。

“这只是一种心理障碍，可曾有过自我克服？”荀

安问。

“开始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曾在医生的建议下

用过药，甚至也强忍着不适跟着朋友们去海洋馆、密

室逃脱‘练胆’，却感觉加重了病情。”

“为何说是感觉？”

“我表达词穷但感觉茂盛。经常能察觉到，令我

恐惧又难以逃脱、却注定要经历和破灭的那个密闭空

间无处不在：关了灯的厕所、高脚深口的水杯、向下

坠落的电梯、不知尽头的宇宙⋯⋯”李遇闭着眼睛断

断续续地说，像在吐露自己内心的禁地。

荀安惊出了一身汗，他转身拉开窗帘，让屋中的

光放到最大。李遇的话，让他想起了在实习时遇到的

孔想。

孔想是荀安的师兄，还是一个天文恐惧症患者。深

海恐惧和天文恐惧是一种孪生病症，恐惧皆是源于未

知，将人类的渺小与外物的浩瀚作了过分对比。他们也

知道自己的痛苦来自过分焦虑，甚至是杞人忧天，但却

总会不由自主对深海或星空心有余悸。这也是这类恐

惧症的可怕之处，像吸烟一样，明知有害却依然沦陷，

继而提前望穿了宇宙万物的终结，目光锁定于渺无边

际的寂灭，最终放大了对现实和生命的绝望。

可惜的是，十年前的孔想最终没能抵挡这场疾病，

成了荀安和导师永远的遗憾，也坚定了荀安投身心理

学的决心。对于荀安而言，十年前有限的医学条件或许

才是孔想真正的死因。那时人类对“元宇宙”的开发，也

仅仅只是一个互联网冲浪般的构想，没有架设出医学

的赛道——当然，也未开辟供孔想逃生的通道。

还好，李遇赶上了一个科技迭代最重要的十年。

荀安拿出一个类似航天员的头盔给李遇戴上，连接起

一根鼻饲管，对躺在座椅上的李遇说：“你当它是一

场梦。醒来后，你将是人类历史上首个接受‘元宇宙

心理治疗’的人。”

“恕我冒昧，什么是‘元宇宙心理治疗’？”

“元宇宙像是一场盛大逼真还能存档的虚拟现实。

诗人李白在一场宿醉后挥笔写下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是元宇宙；音乐家塔蒂尼将梦中所听旋律写成曲子《魔

鬼的颤音》，也是元宇宙。兼具庄周梦蝶的妙趣和魔法

物理的神奇，人类发明的艺术、诗歌、小说、戏剧、电影、

游戏等，本质上都是载体不均的元宇宙。”

“这跟我的病情有什么关系？”

“元宇宙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里面时间能够加

速，空间可以压缩，可以是蝼蚁，也能做盘古。孩子可以

借此观览人生未至的风景；老年人可以通过它重获青

春；科学家可以无限试错，触摸宇宙的边界；病人在清

明梦境的保护下，也能直指内心，抛却了唯一弱点的肉

身，更能坦然面对恐惧，胜负取舍皆在一念之间⋯⋯只

是因为元宇宙的开发有限，目前医学上只能治疗心理

疾病，还不能攻克身体病痛。”

“那元宇宙会不会有成瘾致幻的风险？”

“这便是事物定存的两面性吧。若是暴饮滥用，饭

食无害也可取人性命；只要用量得当，罂粟入药也能救

死扶伤⋯⋯和现实中一样，我们人生的唯一驱动力是

意识，它将引领我们去做觉得正确的事。某种程度上，

这也推动了人类不断探索和前进。”

李遇点了点头，荀安按下了启动键。在一阵提示音

后，李遇闭上眼睛，在脑海浮现的画面中选择了深海，

以一个久违的潜姿，跳入了元宇宙。

⋯⋯

睁开眼，荀安看着眼前世界有些短暂失神。对面的

女医生见怪不怪，没有说话，只是带着笑意耐心望着

他。在她起身的瞬间，荀安看到了她身上的工作牌，上

面的名字异常熟悉——李遇。他的记忆如泉涌来，他知

道，自己已回到现实。

李遇接了一杯水递给他：“孔想，这次你以元宇宙

心理师荀安的视角进入元宇宙，有没有收获？”

孔想屏住呼吸，接过水杯一饮而尽：“我现在所处

的现实，会不会又是一个元宇宙？”

元宇宙问诊（小说）
上期“五月”刊发了“00 后

的元宇宙故事”后，收到了众
多青年的反馈和来稿。今年
以 来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首 创

“青春元宇宙”文化生态，邀
请青年共同书写青春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青年们，欢
迎你用文字、图片、动漫 、
视频等各种方式，来和我们
一起“潮玩”青春元宇宙，一
起向未来。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
月”（v_zhou@sina.com）,与“五
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
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
青 年 报 客 户
端创作频道、
中 国 青 年 作
家网，那里是
一 片 更 大 的
文学花海。

张倩玉（22 岁）
西安财经大学学生

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当我打开信

箱时，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里躺着一副泛

着青光的黑色眼镜。

“或许是快递员送错了？我可没买过墨

镜。”我这样想着，顺手戴上了这副墨镜。霎

时间，我眼前的光景变了副样子：路边的灌

木变成了绿色的像素格，路过的行人变成

了积木垒起来的滑稽形象，比如邻居张太

太，她卷曲的头发在墨镜的扭曲重组后，变

成了一片未煮的泡面⋯⋯而这一切仅仅只

是开始。

正 当 我 兴 致 勃 勃 观 察 着 全 新 的 世 界

时，眼前弹出了一个浮动的通知框，“系统”

显示我开通了新的功能，随着我的手指移

动 ，选 中 的 物 体出现了三个选项：升级、删

除、恢复。这使我更加确信了一件事：这个墨

镜或许是一款全新VR游戏的体验版。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随手选中

了路边的一株幼苗，点击“升级”，没想到这

株幼苗立刻长成了蒲公英，被一阵风吹散

在我身边。我摘下眼镜，没想到刚刚的幼苗

真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母亲将晚饭端到我面前，我看着餐盘

里讨厌的西兰花，突然产生了一个有趣的

主意，趁母亲转身的瞬间，我戴上墨镜，选

择“删除”。果然，西兰花消失了。母亲看着

空餐盘以为我都吃光了，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老师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拥有了

这副眼镜，我将会成为英雄！

一位女士的衣服被勾破了洞，我用“恢

复”功能使她的着装变得崭新；一只流浪猫

正在捕捉池塘里的小鱼，我用“升级”功能

使 手 掌 般 大 的 鱼 变 得 手 臂 一 般 粗 ⋯⋯ 可

是，这些小事并不能满足我。“即使没有这

副墨镜，我也可以帮助别人，这还不够。”我

这样想着。

正当我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发愣时，突

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随着我的手指指

向镜子中的自己，点击“升级”，我仔细感受

着自己身体的变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失落地走出家门，正看到一个中年

男人正在拉扯一个女孩。男人蓬头垢面，油

腻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他的手指粗糙有

力 ，死 死 地 握 住 女 孩 的 胳 膊 ，女 孩 拼 命 挣

扎。“这个男人是不是在绑架女孩！”有人喊

“快报警”，此言一出，人群骚动，男人也愣

住了。我趁机选中男人，点击“删除”。这个

大汉突然消失，只剩下了满地的破旧衣物。

人群炸了锅，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受惊的

女孩愣在原地，眼泪还挂在脸上。

这是我第一次将眼镜的“删除”功能对

人使用，惊魂未定，可在心悸之余竟然隐藏

着对强大力量的满足，我感受到体内仿佛

有什么东西正在积攒，等待爆发。

晚上，邻居张太太又在跟丈夫吵架。我

透过窗户看到哭红眼的女人，和正在挥舞

拳头的男人，正当男人准备施暴时，我再次

用“删除”功能解决了这场纠纷。

我能越来越早地发现问题，一旦对方

面露凶相，或者表情怪异，也许下一秒他就

会伤害他人，我会立刻用“删除”解决一场

未发生的灾难。我躲在眼镜背后，似乎做着

正义的事。

这天我又遇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壮汉，

他凶狠地瞪着每一个路人，正当我打算“删

除”他时，不料被路边的石墩绊倒，墨镜摔

了出去。再看那个壮汉时，他分明是个斯文

和善的男人，对每个路过的人都报以微笑。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这是不是代

表我曾误删了许多生命！在像素的世界里，

没有红色的血液，没有残忍的画面，一切都

在沉默中爆发，在沉默中消亡。我对着镜中

的自己“升级”，原来升级的是我的戾气和

麻木。

我将墨镜放回生锈的信箱，将它尘封

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洗清自己的

罪恶，挽回被我武断删除的生命。我的生活

逐渐步入正轨，也许承认自己平凡并不可

怕，我学会靠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快看那朵小黄花，一眨眼它就长成了

蒲公英。”一个孩子激动地指着草坪，对身

旁的母亲说。

这似曾相识的场景，将我从陈旧的记

忆里唤醒，当我冲回家打开尘封的信箱时，

除了一片铁锈，什么也没有⋯⋯

另一个我（小说）

王 洁 （32 岁）
宁波财经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我是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第一次看

见它的。

妈妈在杂货商店当售货员，每天傍晚

五点半下班。她骑着一辆吱吱嘎嘎的红色

自 行 车 ， 载 着 我 穿 过 喧 闹 的 小 城 街 市 回

家。爸爸厂里的职工宿舍在市郊，那里是

我们一家三口的家，骑自行车有 20 分钟

的路程。对我来说，这是一天里最无聊的

时刻。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睡眼蒙眬，头

贴在妈妈的背上。绿灯亮起，妈妈跟随着

汹涌的自行车大潮穿过十字路口，就在街

角转弯处，我突然坐直了身子。“妈，你

看 ！ 那 是 什 么 东 西 啊 ？” 我 惊 呼 了 起 来 。

只见紧挨百货大楼矗立着一团巨大阴影，

那是一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生物，个头

比百货大楼的钟楼都要高。那怪兽长着一

只弯弯的长鼻子，犹如山峦浸在晚霞中。

此刻它正低垂着眼眸俯视着我，目光像湖

水一样沉静。

“什么？”妈妈被我吓了一跳。她顺着

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金红色的漫天晚

霞中，大楼后面只有一团层层叠叠的火烧

云——那里并没有什么巨型怪兽。难道是

我眼花了吗？我揉了揉眼睛，那团火烧云

突然闪烁了几下雪花点，就像是信号不好

的电视画面，随后又恢复了原状。

我还想喊妈妈再看，可是身后传来了

别人的车铃催促声。妈妈没有再理会我，

跟随着自行车大潮驶过路口。我坐在后座

上频频回望，可是那团火烧云再也没有任

何变化了。

等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爸爸出差去

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妈妈正忙着做晚

饭，我趴在爸爸的书桌前，摆弄着他那台

半导体收音机。我转着机器上的大旋钮，

收音机里传出沙沙沙的 噪 音 。 突 然 ， 收

音 机 里 杂 音 消 失 了 ， 一 个 僵 硬 的 机 械 音

在 嗡 嗡 嘶 鸣 ：“ 神 经 接 驳 装 置 退 出 故 障 ，

虚 拟 场 景 渲 染 系 统 超 载 30% 。 响 应 超

时，请重试！”房间里暖黄色的白炽灯剧

烈 闪 烁 起 来 。 在 忽 明 忽 暗 间 ， 我 看 见 房

间 的 墙 壁 和 地 板 中 流 淌 着 一 股 股 绿 光 荧

荧 的 数 据 涓 流 。 我 吓 得 大 叫 一 声 ， 夺 门

逃了出去。

我站在门口瑟瑟发抖，不理解刚刚看

到的一切。是幻觉吗？就和我在街口看到

的怪兽一样？我愣在原地，直到妈妈喊我

吃饭，我才回过神来。我小心翼翼地将房

门打开一条缝，朝里面瞄了一眼：房间恢

复了原状，收音机里传来歌声，好像什么

也没有发生。

我心里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安。

当天晚上，我从噩梦中尖叫着惊醒，

妈妈急忙从隔壁房间跑到我的床前，打开

床头的台灯。“我做了一个梦。”我啜泣着

说，“我梦见我长大了，躺在一台冷冰冰

的机器里，头上戴着奇怪的头盔。一个穿

白大褂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捧着一块玻

璃面板在上面点点画画。那个时代非常遥

远。”

妈妈指着五斗橱上方的挂历给我看。

挂历上波浪卷发的时髦女郎笑靥如花，旁

边鲜红的字体印着 1987 年和生肖兔的图

案。这让我安心下来，那只是一个梦境。

“ 我 今 晚 能 和 你 睡 吗 ？” 我 问 妈 妈 ，

“我害怕又做噩梦。”

“ 可 以 啊 。” 妈 妈 说 ，“ 等 你 长 大 了 ，

你就不会怕噩梦了。”

暖黄色的灯光给一切都蒙上毛茸茸的

质 感 。“ 等 我 长 大 了 ， 这 一 切 都 会 改 变

吗？”我想起梦中那个冷冰冰的未来，“我

不想长大，我想永远待在这里。”

“一切不会改变，永远都不会改变。”

妈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窗外一阵沉重的

脚步声吵醒了。我揉着眼睛坐起来，发现

妈妈并不在身边。隔着飘动的窗帘，我发

现有一头巨型生物伫立在窗外。它比整栋

宿舍楼都要高大，在黑夜中瞪着一双发光

的眼睛。

这是我在百货商场后面看到的那头长

鼻怪兽！我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出了家

门。我想去敲邻居家的门求助，可是走近一

看才发现，所有的门窗和灯火都变成了印在

墙壁上马赛克图案，所有的人都不见了。

我冲下了楼，慌张地跑到了大街上。

街道上空旷无人，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延伸

至远方的黑暗中。巨大的怪兽就屹立在街

道中央，身披厚重的黑色皮毛，与无边的

夜幕融为一体。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我，双

目犹如明焰一样在熊熊燃烧。“别害怕。”

它耸动着长长的鼻子，用醇厚如夜的嗓音

说道，“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是什么？”我怔怔地说，“我、我

这是在做梦吗？”

“ 是 的 ， 人 造 的 长 梦 。” 怪 兽 沉 沉 低

语，“我是貘，我以梦为食。”

我听不懂它的话。

“跟我来。”貘转过身去，沿着长街缓

步走远，街灯在它巨大身躯上留下斑驳的

光影。它带着我穿过星夜下的城市，一块

块 灯 光 凝 固 在 夜 色 里 ， 如 同 剔 透 的 黄 琥

珀；群星也定格在天空中，不再闪烁，也

不再游移。一路上的楼房、巷道和小桥都

泛起荧荧绿光，无数股数据涓流在建筑物

的缝隙间汩汩流淌着。一个机械音在云层

中嘶鸣：“神经接驳装置退出故障，虚拟

场景渲染系统超载 75%。响应超时，请重

试！”

我 被 周 围 的 景 象 吓 到 了 ， 仰 头 问 巨

貘：“你要带我去干吗？”

“醒来。”它答道。

我们来到了市郊，爸爸在周末时常带

我 来 这 里 玩 。 这 里 的 外 墙 上 绘 着 卡 通 图

案，它突然朝我眨了眨眼睛，贴着墙壁往

前 飞 奔 而 去 。“ 就 是 这 里 。” 貘 俯 首 望 着

我，它的目光深沉而温柔，“这里是梦境

的源头，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走进大门，前方是一条走廊。四周

笼罩着幽蓝色的光影，就好像是在深邃的

水底。我往前走去，各种物件在我身边漂

过：彩漆的儿童三轮车、装饼干和装宝塔

糖的方形彩色铁盒、哒哒作响的发条玩具

青蛙⋯⋯在奔涌的数据涓流中，无数的物

件突然生成，又突然消失。

“这是怎么回事？”我环顾着四周。

“这座小城并不存在，是程序模拟出

来的。”貘的声音响起，仿佛在远方、又

仿佛在耳边，“这是一套 AI 支配下的虚拟

现实系统，它读取了你记忆深处的内容，

并以此模拟出了这座 20 世纪 80 年代的小

城。随着你沉浸越深，AI 对记忆的读取

就越细致，这座城市得以不断生长。我们

已经不能关掉它了，除非是你从这场数字

长梦中主动醒来。”

此刻，我走到了走廊尽头，一面哈哈

镜 耸 立 在 眼 前 。 镜 中 我 的 面 孔 不 再 是 孩

童，而是一个满脸胡茬儿、面容憔悴的男

人。我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却

触碰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那是扣在

我头上的 VR 头盔。

AI 可 以 模 拟 出 无 限 接 近 真 实 的 世

界，所有我们埋藏在记忆中的一切都能以

二进制代码的形式重塑出来。但那些幸福

和温暖，那些感受到的爱，虽然也是人造

的幻影，却有着别样真实的意义。

我摘下了头盔，那个机械音提示道：

“神经接驳装置退出成功。”

我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冷冰冰的

沉眠舱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我的

面前，捧着一块平板电脑在操控着。“你

终于醒了，欢迎回来。”她微笑着说。

她的眼睛沉浸而温柔，一如穿行于梦

境中的貘。

食 梦（小说）

杨安楠（23 岁）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

待量子刑警王水和李小刀追踪到阴气

最重的西南部编号 K22 的街道，两人发现

这里竟然是一家名为“FJ”的电子电影院。

通往影厅的幽暗通道里，在全息液晶

屏的映照下，一列列看起来像电极贴片一

样的义脑在光影中闪烁着。通道一旁的长

椅上，并排坐满了紧盯着荧幕的客人，他们

正期待着影厅开门营业。

电子电影院是元宇宙 1.0 时代兴起的

最庞大的娱乐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租借

义脑。通过义脑和本体大脑的联通，选择自

己心仪的电影剧情进行体验，即可实现“一

心二用”。由于近些年全覆盖量子 WiFi 的

快速发展，有些人也会偷偷租借，并带着义

脑去上班，企图摸鱼。

“好痛！”李小刀的后脑勺似乎被棒槌

敲了一下。他猛地回头，目光穿过人声鼎沸

的走廊，看见远处一个黑影迅速闪进角落。

王水脸色怔了怔，“怎么了？”

“脑壳好像被人敲了一下，痛死我了。”

李小刀一边摸着脑袋一边回头张望着，“刚

刚我一回头，”他指了指走廊尽头，“感觉那

边好像有人盯着我们似的”。

“哪有什么人啊！”王水左瞅右望，啥也

没看到。“我们赶快去抓 BUG 通缉犯吧。”

他推着李小刀往里走。

李小刀看见进入影厅的通道门口，有

一位检票员走出厅旁的储物间，手里举着

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观众涌上前去，争着

领取预约好的义脑，检票员透过电磁广播

告示大家，FJ 影城从今天开始歇业，顿时人

群乌泱泱作鸟兽散了，但一些不死心的观

众仍然在门口不肯散去。

“老李，你定的位到底准不准啊？数据

漏洞最大的地方，就这？”王水开启 BUG 数

据标记仪，四下搜寻却一无所获。

“按照我的推断，确实是这里没错。”李小

刀纳闷，好端端的影城为什么突然歇业了呢。

“阿肆，你今天迟到了。”检票员对着门

口喊道。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紧握一

个木箱小步跑着，一阵强风随他从敞开的

门口飞进来，王水一把抓住长椅扶手，李小

刀一把抓住王水。

名叫阿肆的男人站定，放下手中的木

箱，拿过检票员手中的工牌。李小刀看到工

牌上写着“电子电影修复工，阿肆 010”。他

打开通缉犯名录信息终端卷轴，搜索阿肆，

一片空白。

竟然查无此人？李小刀心中生出一丝

疑惑。

“这里要修复一下。”大厅里，一位男观

众低吼，接着念念有词，对着空气摸索着什

么 。标 记 仪 幽 幽 地 闪 起 来 ，显 示 人 群 有 异

常，李小刀拉着王水走了过去，标记仪悬空

在他们身后，只见虚空中，“异常”的血红字

体赫然显现。

“ 我 们 是 量 子 刑 警 。”王 水 亮 明 身 份 ，

“供职于元宇宙 B-4 分区数据修正所”。

男观众喉咙里的声音变得嘶哑，愈发

混沌，接着他双膝跪倒在地。李小刀蹲下，

想要凑近看清男人的面孔。

只一刹那，男观众怒目圆瞪，面部青筋

爆裂，后颈咔嗒咔嗒地响着。他抬起双臂的

机械义体，一把掐住了李小刀的脖子。

“糟了，是元病毒！”王水一个箭步朝元

病毒冲去，蓄力的左拳疾速落下。男观众咯

咯笑起来，身上的人皮猛地撕裂，机械义体

露出，闪着尖利的锋芒——他已完全恢复

元病毒的本貌。

惊魂未定的李小刀爬起来，熟练地疏

散周围的观众。元病毒到底是速度快过王

水，他低身冲向阿肆。

李小刀拿起标记仪，苍白的光愈发闪

耀，刺眼。

再明亮的光，若是经过了义体金属冰

冷的反射，也会生出利刃来，在人的心尖上

挑起一道浅痕。

王 水 瞄 定 元 病 毒 ，在 他 身 后 ，踏 步 跃

起，左腿微曲扣膝，扭身，碾动重心，一个勾

拳锤在元病毒的后颈。元病毒低声呜咽，却

没有转身再攻击王水，而是死死擒住阿肆

的腰，要将他高高举起。

“把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给我，阿肆。”

李小刀的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他终

于改好信息终端，封锁住了周围的网络，起

码在终端的控制范围内，元病毒是逃不出

去了。眼下，只等修正哨兵收到信息赶来。

“我劝你放下这个执念吧。”阿肆竟然

笑了起来，“自打在这里工作开始，这身体，

这灵魂，早已不是你我的了。”阿肆转而神

情黯淡，似乎一切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元病毒愕然，松开了手，“你什么意思？”

阿肆指了指转角墙面上的员工名单，

“你自己看。”

王水绕在元病毒侧身，一起跟了过去，这

里的员工，名字只有阿叁和阿肆，跟在后面的

编号是工作等级，数字越高，级别权力越多。

“所以，你根本就不叫阿肆？”王水看着

瘦小的男人，“你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阿肆眼神低垂，“我们的

名字，早就被抹去了，留下的是花名和层级。我

知道，你们是来修正元病毒的，他就是我们这

里聚成的乱码，或许，这也是我的未来吧。”

“这⋯⋯这里不是看电子电影的地方

吗，怎么会生成元病毒？”王水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

“王水！”李小刀冲着量子对讲机着急

地唤，“我知道了！”

见王水一脸不解，李小刀将修正哨兵

发送的资料传到王水的全息计算手环上。

⋯⋯

大脑不过是某种线路，用合适的方式

造出的一台机器，即意识。通过义脑和大脑

胼胝体进行人机融合，植入模拟式信号进

而脑际通信，慢慢替换原宿主的灵魂，将原

宿主培养成合适的容器。

下一步，建立电子电影院，以免费租借

义脑观影的福利诱惑将合适的容器收编为

员工，长年累月重复同一种传统的机械劳

动，让他们逐渐分离自己的人格，失去自我

的意识。

被分离出的人格再进一步分化，编写

“无情理性人格”的程序代码植入。在这里，

容器将舍弃原宿主的名字，被赋予新的身

份，接受新的价值观、规矩和法则。

⋯⋯

“所以，整个电子电影院就是元病毒的

源代码？”

“快跑！”王水和李小刀紧急疏散人群。

待至 FJ 影城的出口处，李小刀智能眼

镜的显示屏竟然弹出了熟悉的旋转蓝色骷

髅头，旁边还有“welcome⋯⋯”

“我等很久了，可爱的刑警们。”元病毒

低沉的嗓音从高大的阴影中扩散开来。

失控观众（小说）

青春元宇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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